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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英藏寨的年轻人
□ 廖兴友

每年的四月至七月间， 亚英藏
寨的年轻人像人间蒸发似的，少了
许多。 这个时间，各家的青壮年大
多带上帐篷和生活必需品，成群结
队上山寻挖虫草，采集松茸。

亚英藏寨距离木里藏族自治
县城约 240 公里，这个进入第四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藏寨，既是虫
草松茸天然的生长乐园，也是苦荞
和天麻主产地。 去往亚英村的前
夜， 我住在木里大寺下的达瓦民
宿。 离民宿不远，拾级而上，去木里
大寺也只有一两百米石径的距离。
本想一个油门直抵目的地亚英，可
同行车抛锚，乘着细雨霏霏，行至
亚英，已是傍晚。

亚英藏寨位于巴登山下。 巴登
山形似一只海螺，四面环山，无量
河环绕的平坝，是养育亚英村世代
儿女的良田。 我入住的亚英村康萨
雍居民宿，是一栋三层近千平方米
的碉楼。 碉楼背靠巴登山， 面向亚
英广场和无量河。“我们这栋楼，装
修花了两百多万，装修费用超过了
碉楼的修建成本。 ” 康萨雍居民宿
的主人仁争说，他在成都开了虫草
铺子，平时在成都和亚英村“两头
跑”。 亚英村四到六月挖虫草，七月
采松茸。 到了这个季节， 仁争就要
回老家收购虫草松茸。

仁争热情地给我们煮酥油茶，
一边解锁这栋小楼的密码。 他说，
你别看这些碉楼内饰全部是木质
风格，外墙体是花岗石，其实，内墙
主体主要还是用普通的石材砌筑
成的。 碉楼主体建筑完工后， 再覆
一层用于填堵缝隙的阿嘎土，最后
再用硬度大、抗压强的不规则花岗
岩装饰外墙。

我们缓步行走在亚英藏寨，发
现碉楼的墙体还有一个明显的特
点，就是下厚上薄，下大上小，碉楼
立面呈梯形， 平面方正简洁。 大多
碉楼虽为石木结构， 却内不见土，
外不见木。 不过，进入室内，无论是
地板、隔板，都是以木材作为隔挡，
是一个妥妥的本色“实木空间”。

经得一位藏族兄弟的允许，我
有幸到他们家仔细参观。 碉楼首层

层高大约四到五米， 有牧畜圈和贮
藏室；二层三层都是居住层，大间是
堂屋，堂屋周围有卧室、厨房等。 三
楼有一条狭窄的木梯， 人们通过木
梯上屋顶。 屋顶作为日光最充足的
晒台，则用于晾晒衣物和粮食。

过去， 传统的藏族碉楼受洁净
观念的影响， 厕所一般不设在碉楼
内，而是在室外单独建厕所，且要跟
碉楼保留一段距离。 而现在像仁争
家新建的碉楼， 未来达到接待客人
的民宿标准， 已经打破了过去传统
的建筑习惯， 每个客房都配备了卫
生间。亚英藏寨的建筑风格，不仅体
现了藏族人民的生活智慧和审美情
趣， 也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尊
重和适应。

夜幕下的亚英村广场人迹稀
少。静谧，被无量河翻滚的波涛声打
破。六月的风从雪山滑下，带着冰碛
的凉意，像一首摇篮曲，等待着村民
转完吉祥塔的经桶， 再陪着亚英藏
寨渐渐入梦。

我抬头仰望四面大山， 月光像
融化的酥油，浸润着这片海拔 2800
米的宝地。我发现一位扎着马尾辫，
穿着黑色藏族夏装的女子从小径走
来，她的手机支架插在青稞袋里，镜
头时而背对大山， 时而对着滔滔翻
滚的无量河，她正在直播，介绍这里
的风土人情。我准备上前搭讪，可这
位仙气飘飘的女孩又直径离开了广
场。这时，一位中年妇女一边数着佛
珠念着“六字真言”，一边“五体投
地”跪于地面，“顶礼膜拜”朝着旁边
的吉祥塔而去。我忍不住上前搭讪。
藏族姐姐叫旦珠次姆。 她说，从 12
岁开始， 就跟着爸爸妈妈上山挖虫
草，运气好，一天可以挖到 30 多根，
最少一天只有两三根， 品相好的大
虫草，一根可以卖 40块钱。 最近正
是虫草和松茸的成熟季节， 她的丈
夫已经进山快一个月了。 旦珠次姆

又补充道，有帐篷，有煮饭的锅，有
太阳能面板和充电宝。 这几天上山
挖虫草的人多，晚上也不寂寞。

丈夫不在家， 女儿已大学毕业
后，在城里的牙科医院上班。丈夫一
年挖虫草可以挣个三四万， 加上我
们做点沙石和油料的小生意， 日子
还算过得红火。 她转身指着一栋漂
亮的碉楼说，这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没有一分钱贷款， 全部是我们两口
子辛苦挣来的。现在，她就盼着挖虫
草的丈夫早日从雪山上满载而归。
旦珠次姆望着丈夫挖虫草的方向，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不觉间发
现，乘着月光，“顶礼膜拜”朝着吉祥
塔方向去的村民越来越多。 我又
“截” 住了几个来做直播的小伙子，
一个叫小丁波，一个叫益西彭措，一
个叫其麦仁争。我告诉他们，我刚才
还看见一位漂亮的女孩在直播。 益
西彭措说，那一定是格绒拉姆。我叫
她过来。益西彭措说着，点开格绒拉
姆正在直播的账号， 在弹幕上给她
留言，不到半根烟功夫，格绒拉姆就
翩跹到了我们跟前。

这几个年轻人当中，人气最高的
是益西彭措。 他从去年 6 月开始直
播， 同时在线的粉丝达到了 50多万
人，观看人数最多达到 26万人。在他
的带领下，亚英藏寨的年轻人纷纷拿
起手机，通过视频直播，介绍家乡的
糌粑、酥油茶、青稞饼、藏香猪肉等美
食，介绍藏家的传统礼仪习俗、服饰
文化， 跟随这里的村民一起去挖虫
草，到田间收割青稞荞麦，到非遗传
承人家里介绍传统工艺制作。

从亚英村到成都需要十来个小
时的车程， 益西彭措有空就往成都
跑，去学视频剪辑，学直播技巧，回到
村里再教给弟弟妹妹们。益西彭措像
“神”一样在小伙伴们心中存在。村子
里唯一一位女网红，21 岁的格绒拉
姆生活在一个比较优渥的家里，父亲

开了一个小卖部，也跟着仁争一起做
虫草生意。格绒拉姆刚从一所职业技
术学院的护理专业毕业，抖音号注册
几个月，粉丝才几百人，对于成千上
万粉丝的“益西哥哥”， 既崇拜又羡
慕。 与其他哥哥们不同的是，格绒拉
姆的直播除了哥哥们有的话题以外，
她还多了跳舞、 藏族服饰等才艺展
示，所以“涨粉”很快。

寨子醒得很早。 一位满头银发
的婆婆提着奶桶走向牦牛时， 隔壁
的其麦仁争已经对着镜头跳起锅
庄。我数着太阳能板反射的光斑，它
们散落在石砌藏房之间， 像被神明
随手撒下的青稞。 丁争说这些光斑
是“会开花的铁皮”，它们代替了祖
祖辈辈期盼的电线， 在屋顶绽放出
二十千瓦的春天。

摩托车的引擎声突然撕开清晨
的宁静， 几个穿氆氇袍的男人驮着
帐篷向雪山驶去， 后视镜上绑着的
哈达像白鸟振翅。 他们要在融雪前
抵达海拔近五千米的山顶， 用指甲
从土里抠出金褐色的“雪山精灵”。
我想起旦珠次姆布满裂口的手———
她十二岁开始挖虫草， 四十年的风
雪都藏在那些沟壑里。

正午的太阳把石板路晒得发
烫。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提示音，康巴
小伙益西彭措的直播画面跳出来。
万人在线看他熬酥油茶， 铁锅里的
奶泡如同雅砻江的浪花。 格绒拉姆
换上了孔雀蓝藏装， 在晒场跳弦子
舞。考完驾照回来的弟弟，用手机拍
着姐姐旋转的裙摆。 屏幕那端的观
众已经破千。

“等路修通那天，我要第一个骑
摩托去稻城边界， 只不过那天车轮
下不再是羊肠般的土路。 ”丁争心里
明白， 他开车走老路到稻城亚丁有
130公里，骑摩托车翻山到稻城边界
只有两公里。 听说木里这边经过麦
日乡修建一条路到稻城亚丁只有
58公里……

我的内心和丁争一样激动，我
仿佛听见虫草在土下生长的声音，
听见松茸撑破腐殖层的脆响， 听见
理塘到亚丁的新公路正在山腹中一
寸寸延伸。

太极昭化
□ 姚勤然

你独扛两千三百年风霜尘埃，
在历史的河道里踽踽前行。 来看你
之前，只知你唤作昭化。 若非亲临
县署，怎知你腹中还藏着古早的名
字：葭萌、汉寿、晋寿、益昌……

从东汉祝龟县起笔， 至一九五
八年收笔入广元，两千余年光阴里，
一百八十二位县令的足印叠进青石
板。 你，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建制活化
石。 汉代的古城墙，蜀汉费祎墓，宋
时文庙，清代考棚……处处遗存，皆
是无声的诉说。 我竟不知你如此古
老， 更不知你至今容颜未改———古
朴、典雅、大气、厚重，如一块温润的
玉，沉睡在岁月深处。

青石板铺就的瓦背路， 中间隆
起，两侧微凹。 路旁，明清古宅以穿
斗木构架撑起一片青灰小瓦的天
空，是川北民居独有的风骨。 店铺门
前，琳琅小货，各色吃食，甜酸香气
在齿颊间游走，撩拨着味蕾。 独爱那
“女皇蒸凉面”，米面蒸腾，拌上豆芽、
酱醋、 红油、 蒜泥……一碗活色生
香。 传说女皇也贪恋这滋味，入宫后
仍要昭化厨子相伴御膳房。

一只小黄狗安然卧于街沿，身
贴大地，嘴枕前爪，眯眼睇着往来
行人，仿佛在梦中咀嚼一段远去的

温存。
穿过“瞻凤”门洞。一袭白衣，粉

伞轻移， 如云朵飘入小巷深处。 拾
级登上城墙，放眼望去，竟是一片青
瓦的海洋，在阳光下泛着幽光。

《华阳国志》记载：“战国中期，
蜀王封弟葭萌于汉中，立‘苴国’”。
秦灭苴，设葭萌县，初在白龙江北岸
的土基坝———那“巴蜀第一县”的旧
影，水患无情，城池便南迁二里，落
定于斯，便是今日的你。

选址者深谙风水之道。 白龙江
与嘉陵江于此交汇，江流洄澜，天地
造化出一幅巨大的“山水太极图”。
而你， 正端坐于那玄妙的太极鱼眼
之上。

筑城者， 更是位洞悉兵戈的智
者。 四条大街，五条小巷，不见一个
十字路口，皆是“丁”字相连，曲折幽
深。 东西南北，城门错落。 敌人若贸
然闯入， 怕是要在这迷阵中失了魂

魄。 古时，“城”与“关”多分离，唯
昭化例外———葭萌城与葭萌关，一
体同生。“弹丸之城，金汤之固”。 然
而，此关一破，金牛道便如坦途，直
指成都。公元二一一年，先主刘备踏
足此地，厚植恩德，厉兵秣马，将昭
化铸成蜀汉基业的第一块磐石，成
就了“蜀国第二都”的传奇。

西城门外，一片开阔平地，名战
胜坝。《三国演义》里张飞挑灯夜战
马超的吼声，仿佛还在风中激荡。树
荫下，一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悠悠
响起， 瞬间将我卷入那金戈铁马的
蜀汉疆场：城下马超叫阵声裂长空，
城头张飞焦躁如雷， 刘备的劝慰沉
在低处……直至夜色吞没原野，灯
火点燃战意，刀枪撞击的火星，照亮
了不眠的江岸。

凡称“咽喉”之地，必是血火浸
透的沙场。 古时昭化，水路通阆中、
下夔门；陆路接金牛、抵成都。 水陆

要冲，“全蜀咽喉，川北锁钥”，这八
个字，是荣耀，亦是宿命。

顾家大院门前， 一位清洁工正
俯身清扫石板上零星的落叶。 汗水
浸透了他的黄坎肩， 古铜色的脸庞
刻满风霜与日光的痕迹。 邀他来树
荫下小坐， 老人絮语： 儿女迁居城
里，他却固执地守着祖屋，守着昭化
的蓝天绿水， 守着相伴多年的老街
坊。“每晚在老房子里躺下，心里才
踏实……”他喃喃道，皱纹里漾着安
稳的光。

踱出东门， 几位老太太在路边
闲坐说笑。面前随意摊着些物什：刚
摘的野菜，带露的草药，顶着黄花的
小黄瓜，嫩生生的玉米棒子。买与不
买，卖与不卖，似乎全不相干，家常
话才是正题。问及桔柏古渡的去处，
一位婆婆摇着头：“两里地， 树林子
过去。光秃秃的，啥看头？大热天，不
如坐着歇歇。 ”

我还是朝着古渡的方向走去。
江水瘦了，裸露出大片滩涂。对岸，一
只小船的影子泊在水边， 影影绰绰，
嘉陵江水在这里与金牛古道作别。江
面出奇地静，水声极轻，极缓，像在对
我耳语一个被时光磨得模糊的故事，
絮絮叨叨，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

登高情自远，离别愁更浓。
很多人以为，登高是农历九月初九

重阳节的“专利”，四川达州人却喜欢在
农历正月初九登高，还专门取名“元九
登高”，这是为了纪念唐代大诗人元稹，
因他排行第九，刚好在正月初九那天离
开达州，调任河南。《达县志》记载：“通
州（今达州），以元稹闻名。 ”为此，我专
程到达州，去体验这种与众不同的登高
眺望。

遥想当年， 晨曦沉浸在一派寒潮
中，把元稹要乘船经州河离开通州的消
息， 一丝一丝向父老乡亲渗透着传递，
它们延伸着奔走相告。 人们扶老携幼，
倾城出送，登上州河两岸的高山，送别
元稹远去。元稹站在船头，含泪眺望，一
步步后移，人群一点点前行，他由近及
远，远到只剩下一个黑点；回头凝望时，
那双清澈的眸子映照着人群从低到高，
高到登上了城南的翠屏山和城北的凤
凰山， 泪水迷蒙了彼此模糊的视线，那
凤凰山山脉的走向，分明就是元稹书写
的笔锋，刚劲中饱蘸着百结柔肠。

我随着人流， 向凤凰山山顶进发，
去元稹纪念馆重温大诗人独特的人格
魅力，门前早已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现
场工作人员诵读着大诗人的诗歌，山顶
凤凰楼旁特设的那堵心愿墙，吸引了众
多市民前来打卡，心愿与祝福在墙上随
意怒放。

“我是被《达县志》上记载的那七个
字吸引来的， 一直以元稹为研究对象，
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元稹在达州的政绩
探微》。”一位特意来凤凰山收集论文材
料的男学生，瘦高个、卷头发，探究的目
光伸出触须，满怀采撷的愿望。 我们走
在青石板路上，他眺望着州河，一直不
能理解：元稹在达州实施的那些造福于
民的策略，如此深得民心，让老百姓一
直惦念至今，现在究竟还能不能找到一
些佐证？

他掏出手机打开“记事本”，递给我
看：“这是我以前在网上搜集、整理的资
料。 ”37岁的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
任司马，后来担任代理刺史，短短 200
多个日夜，做了几件实事：严整官吏秩
序，规则有利百姓；奖惩分明；公平竞
争，合理合法买卖；鼓励农耕，开垦荒
地；亲自耕种，指挥农业；亲拟祝文，求
上苍赐福百姓。

“你看，原来他踏踏实实为老百姓
做了那么多实事，我这次来这儿，就是
想找到一些有价值的证明。”他点点头，
若有所思。

当初，霜气应该还未散尽，第一缕
天光漫过，江风掀起那个穿绯色官袍的
身影下摆，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青布中
衣，这位在通州任上勤勉的刺史，眼窝
深陷，凝视码头那棵黄葛树，这是他刚
来时亲手栽下的，如今正为来往的百姓
遮风挡雨。

研究生的自言自语，引来一个戴眼
镜的年轻男子， 探出一张胖胖的脸询
问：“我是一位驻村干部，有一点搞不明
白，让这位大诗人当官，他如何协调工
作与爱好？ ”我说：远在江湖砺心志，自
古贬官多妙文。他为官与作诗，尽在“认
真”二字。元稹贬为通州司马后，潜心创

作，完成了《连昌宫词》，与《长恨歌》齐
名，和好友白居易“次韵酬唱”的诗歌就
有 180多首。

我的目光越过攒动的人群，指着岩
壁上的题字：“你们看，那‘通州’二字被
雨水浸得发黑，笔画间隐着青苔，像不
像元稹诗集里的墨迹？ ”

我们三人来到了一处最陡峭的石
阶上，前面一名短头发的女学生，穿着
本地一所职业学校的校服，听到我的声
音，她转过一副好看的瓜子脸：“没想到
唐代的这位大诗人，和白居易齐名的名
人，居然到我们达州来做官了，一做四
年，还让百姓如此惦念。 ”她踮起脚张
望，“今天这登山的人群中，以后肯定会
涌现更多像元稹那样的人。 ”

她告诉我们：老一辈人说，元稹初
到通州时，经常穿着草鞋在山道上勘查
民情， 麻布衣衫被荆棘划破了好几处。
也有人说，元稹当年时不时站在这块岩
石上眺望江面，心念黎民，眼光映照出
十里外的帆影，这样的眼睛，现在一定
也藏在年年登山的人群中。

一个开直播的中年男人正对着话筒
讲述：每年正月初九，不管刮风下雨，达
州城内十来万穿戴花哨的男女老少，都
会潮水一般冲出来， 拿筐提篮， 牵着老
人，带着孩子，一起奔向山顶。晌午时分，
山上树林里，三五一堆，八九成群，就坐
在草地上吃饭，大声说笑，尽情打闹。

我的手机正好有一条抖音新消息
弹出：“元九登高” 距今已有 1200 多年
历史，是达州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
影响力最久远的一大文化盛事，“元九
登高节”成了四川十大地方名节，第二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看完消息， 我随手拍了几张照片，
配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伫立凤凰山，诗
意盎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
是云。 ”“元九”登高后，景仰自然来。 这
种眺望早就沿袭千年，美德已经传遍万
水千山，灵犀一点，完全可以化用诗人
半句诗，聊以释怀：元九登高达州行，半
缘祈福半缘君。 打开微信朋友圈，点了
发送。

一望千年，千年眺望，总有一双眼
睛从来不会忽视，幻化成达州城上空的
星，凤凰山山巅的月，老百姓檐角的光。
每年正月初九漫山遍野探索的心灵，与
元稹离开达州时，站在船头回望通州的
深情， 早就一起定格在凤凰山的晨光
里，遥相呼应。

千
年
眺
望

□

高
炯
森

浙东南的山村， 遵循自然与人文
法则，力求保留古韵、增添新章、激活
特色，这里一程山水一抹记忆，十程山
水， 十分色彩！ 游走在传统与现代齐
飞、人文共生态一体的浙东南山村，游
学之人已然穿越古今而流连忘返。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
愁”， 浙东南以经济引擎推进村美民
富，依托美丽乡村，拓展增收空间。 随
处可见休闲观光农业、创意农业、养生
农业等新型业态； 也随处可见海内外
客人纷至沓来，有取经的，有观光的，
有来颐养天年的！ 游人也为美丽乡村
注入持久活力。

浙东南人民创造的“三美”融合社
会发展模式，自然禀赋是载体，乡村文
脉传承是灵魂，传统技艺弘扬是本分。
游走在浙东南乡村， 随处可见老式四
合院、百年古戏楼，有的地方还看见三
五百年的石碑， 镌刻着这里人们的祖
训家规。 走进姓氏祠堂，瞻仰他们镌刻
在历史长河中功名成就， 细读各姓氏
的族谱，万千感慨油然而生。 我们身边
很难见到带着泥土气息的文脉遗物，
历史集聚的精华， 早被时代盲目的威
力洗散。 我走进几姓祠堂，中墙上均刻
着“违法犯罪族人死后不可立神位进
族谱”的天条，不知道这规矩立于何时
何人，产生的效果怎样？ 但我知道那一
定是这些族人绝大多数的共识， 是某
种刺痛后的幡然醒悟， 是正本清源的
治理手段。 合不合乎什么条款无意查

考，当然更不重要，但它的存在值得所
有来这里的人们仰视。 各姓祠堂的墙
上， 都贴有家族近来议事的内容和规
划，祠堂内光滑干净的长条凳，说明他
们在列祖列宗面前常聚常议，而不是为
了迎合某种需要的造作。

在这里， 我看见了向心力的一脉相
承，正从亘古走向现代；在这里，我看见
土地上的教化功能正继往开来；在这里，
我看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依然保留个
性，在乡村不屈地延伸。沿着一条十里八
里长的溪沟溯行，小桥流水映人家，古木
炊烟入画来。 路旁有挂着“古法烤酒”的
作坊，一老翁正在忙活。五谷杂粮的酒糟
散发着热气和曲香， 甑里的酒正细如雨
丝般流进酒缸。 小桌上放着免费品酒的
小纸杯， 桌下的收纳箱里排列着盛酒的
各式陶罐。农家小院里，几个衣着整洁头
戴方巾的妇人， 正在把取下来的蜂蜜过
滤、消毒、装瓶。 一家名为“鱼跃”的酿造
厂，正在准备该厂的“百年庆典”，整齐排
列着半人高的酱缸， 工人正在阳光下用
老把式木片翻搅辣酱……

如今，我们正在远离骨子里的那份
乡愁； 浙东南大山里，“下南山民宿”的
底色，与我们曾经居住过的土坯房长一
个模样，只不过他们被保留下来，经当
地的能工巧匠穿上了新衣裳，虽脱胎换
骨却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一趟一趟
走过，我算是明白了：山河就在眼底，描
画的手法各异，但最根本的是，我们应
该把根留住。

把根留住
□ 母桂林

又见红桦林
□ 廖伯逊

九寨沟有许多植物，我却对五彩
池到长海那片红桦林情有独钟。二十
多年前，到九寨沟旅行，就发现了这
片还处于幼龄状态的红桦林。弱不禁
风的样子，实在有些可怜，那时就想
这些纤细、瘦小的植株，能否经得起
高海拔地区风雨雷电的洗礼。

今年春末夏初， 受硕龙林业之
邀又进九寨沟， 当然要去看看那片
红桦林。车在长海停车点停下，我的
目光迅疾落在了长海边的林海，一
根红红的粗大的树木闯入了我的眼
帘。 红桦！ 久违的红桦长这么大了！
我的心有些激动， 立刻拍了几张图
片。仔细观察，这棵红桦树足有三十
多米高，胸径有五十多厘米，树干分
支多而粗， 即将脱落的片片红色树
皮，就像一面面猎猎飘扬的旗帜，昭
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南方人对桦树的认识，可能仅限
于文艺作品和影视剧。俄国著名诗人
叶赛宁就创作过一首抒情诗《白桦》，
赞美了白桦独特的美感和高尚的人

格。 还有普希金的《白桦林》、屠格涅
夫的《父亲与儿子》、 索尔仁尼琴的
《白桦林》等，都描绘了白桦林绚丽的
美，可以说在俄罗斯文学中，白桦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象征着纯洁、生
命和不灭的力量……

相对于白桦， 红桦就没有那么
幸运了。 在云南、四川、湖北、河南、
河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地，
就有红桦的自然分布， 常生长在海
拔一千米到三千多米的山坡杂木林
中，真正成片的极少。我征服过许多
大山，看到的红桦几乎都是散生的，
要么一株，最多两三株，都被其他针
叶或阔叶树种排挤压制着， 占据的
空间十分有限， 没有一点儿高昂的

气势。这些势单力薄的红桦，好似豢
养久了的猫狗， 一旦离开主人的呵
护，进入未知的境地，就会惊恐得毛
发直立。或许正因为分布稀少，长得
也并不怎么好看，便很难入人法眼，
更不要说写诗文赞美了。

其实，红桦有许多用途，其适应
性强，病虫害少，繁殖容易，是绿化
荒山的优良树种； 树皮含有极丰富
的油，可提出桦皮油，其性质近似矿
物油，还可做帽子或包装用；木材质
地坚硬，结构细密，花纹美观，可作
用具或胶合板……高山地区的群
众， 常常将粗壮的红桦树改制成红
彤彤的菜板，既美观又耐用。

从长海停车点沿着木质游道缓

慢下行，红桦树多了起来。 这里的红
桦树不再像在其他地方的红桦树那
样单打独斗，孤立无援，而是成林成
片了。 我已经无暇欣赏五彩池的春
水了，竟不自觉地走进了红桦林。红
桦林的面积扩大了不少，林相整齐。
明媚的阳光下， 一棵棵红桦树挺直
了腰杆， 活脱脱一个个处于青春期
的少年郎，热血喷涌，活力无限。

红桦林是高海拔地区骄傲的植
物群落。“咬定青山不放松，立身原
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
西南北风。 ”这是清代郑板桥对竹的
赞美，又何尝不是对红桦的赞美呢？
红桦林下土质瘠薄，腐殖质少，几乎
没有其他植物落脚。 唯独红桦不嫌
贫爱富， 细小的根须紧紧地拥抱着
坚硬的岩石，扎进裂隙石缝，吸取生
存的养分。 密密匝匝的红桦树挤在
一起，抵御风雨雷电的破坏，顽强地
向着蓝天，拼命地抽枝展叶。 我不禁
为这片高海拔地区少有的红桦林肃
然起敬了。


